半个世纪的师生情

——一位可敬可亲的好老师和她的学生们的故事

    我们讲的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它最初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刚解放几年的新中国，却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

    故事讲的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像妈妈一样的普通的中学教师、班主任和她的一个初中班级的全体学生在初中三年的时间里结下的情谊，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延续了这种情谊。这是一种胜过母子情的十分真挚动人的感情，这是一种时间也隔不断的永恒的感情。

是老师也是妈妈

    1953年，我们这群孩子考入了四川省资中县第四中学（即原来的历史名校岭南中学）。记得那一天，在热切的盼望中，我们等来了一位瘦瘦的梳着两条小辩的青年教师。她脸上带着微笑，两眼深情地注视着我们。她就是让我们一生也忘不了的我们56级3班的班主任刘桂香老师。
    那时，刘老师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任数学教师并兼任初56级3班的班主任。刘老师的数学课上得生动有趣。在不知不觉中，她把我们引入了知识的殿堂。记得那时同学们有空就在讨论数学问题，尤其学几何之后，几乎是着了迷，班级里学习的风气十分浓厚。吴本淳同学晚上睡觉息灯后还在自己肚皮上划几何图形，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这既是流传在同学中的笑话也是佳话。作为班主任，刘老师很注重树立良好的班风。她亲自带领我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从中培养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刘老师虽然并不善歌唱，她还是常常很认真地教我们唱歌，比如有一次教我们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歌“…..我们向祖国宣誓，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亲爱的祖国，…….”，这些歌词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激励着我们努力地为祖国工作了几十年，直到退休。我们全班大合唱“在太行山上”还曾获全校一等奖。刘老师也很注意教育的艺术性，记得有一次去银山糖厂参观，去时乘的火车，回来是步行，有些小同学走不动了，渐渐地落在了后面。刘老师始终陪伴着他们。她见我班最小的苏荣辉实在走不动了，就对一位较大的男生说：“你看看有谁需要帮助吗？”那位大同学朝周围看了看，发现苏荣辉一拐一瘸的（她脚底磨起好几个泡），于是背起苏荣辉就跑。她常常就是这样启发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想明白该怎么做。

    刚到校时，刘桂香老师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出嫁的姑娘。但她担任班主任后，在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面前，却努力地去充当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妈妈的角色。不仅要让每个学生掌握知识，还要体贴关心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她对自己班上的每一个学生都倾注了满腔的心血，用心去关爱每一个学生。
    由于家境的原因，当时刘桂香老师身体很瘦弱，特别是关节疼痛长期折磨着她。但为了同学们的健康，每天天不亮，她就带领我们到校外狭窄的街巷跑步（那时学校的操场很小，校外也没有跑步的地方）。大家看到她跑完后疼痛的表情，都劝她不要跟我们一起跑了。可她坚持认为：为了同学的健康和安全，她必须天天和大家一起跑。

    在她负责的这个班里，绝大多数学生家境十分贫寒，还有些年龄较大的解放后才能上学(当时称他们是读“翻身书”)的穷孩子。虽然当时学校的伙食费每月只需4.5元，但在月初交不起伙食费的学生为数不少。为了让班里每个学生都能坚持上学，刘老师总是毫不犹豫地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做抵押，替这些学生作担保，如果担保期满后有的同学仍交不上伙食费，学校就要扣刘老师的工资。还有的同学觉得不能拖累刘老师，在校内搭伙有困难，只能利用星期天回到农村，从自家地里挖红苕挑回学校，在校外的河坝上，自己架锅拾柴煮红苕汤吃。刘老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于自己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感到十分内疚。

    刘桂香老师就像一个勤劳的园丁，细心地呵护每棵幼苗，辛勤地浇灌雨露，希望每棵幼苗将来都能成材。我们和刘老师之间除了师生情外，渐渐地产生了像母子一样的感情，她成了这一群与困苦抗争的孩子的希望与靠山。

    记得当时班上有位女生叫张自英，因病导致身体十分虚弱。刘老师的经济条件也十分困难，又赶上她坐月子，就更困难了。当她知道张自英的身体状况时，割舍不下心中那份牵挂。便毫不犹豫地将张自英同学接到她家，每天和她一起吃饭，将她本来不富裕的营养分一半给自己的学生。在刘老师的精心照料下，当老师出满月时，张自英也调养得面色有了红润。王永成同学因为家庭困难提出退学，刘老师只身一人来回步行近200里到他家动员王永成的父母支持他上学，刘老师还答应替他交学费，王永成才能和我们同窗度过了初中三年。每当我们回忆这些往事时，我们的眼睛就会变得湿润，我们深深地思念着我们的好妈妈。

56(3)班的学生毕业很多年后，刘老师仍然关心着他们，关心他们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与挫折，以及他们个人生活甚至婚姻恋爱。我班有一位女同学，大学毕业后在个人婚姻恋爱上遇到较大挫折，当时情绪十分低落。刘老师知道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开导和帮助她，使她尽快地走出低谷，并较好地解决了婚恋问题。

刘老师共有四个子女，老大周力和老二周瑾是在我们读初中期间出生的，因为班上同学和刘老师特别亲密的关系，周力和周瑾也都和同学们象亲兄弟一样，蓝哥哥、邓哥哥、王哥哥、张姐姐、苏姐姐、邓姐姐等叫得特别亲热，而且叫了几十年，50年后当周力成了四川外语学院的教授后，仍和当年的这些哥哥姐姐们保持着联系，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她播下了爱的种子，收获的也是爱

   　她对同学真诚的爱心换来了同学对她几十年的深切的怀念与爱載。
从1960年冬天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四川省更是重灾区，到处都是饥饿和死亡。这时期的刘老师和她的丈夫周秉峰老师一起拖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就在这困难关头，原56（3）班的几个学生没有忘记我们的妈妈，给她背去了一背篓红苕。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一背篓红苕的意义——在当时，它意味着希望，意味着生命，关键时刻它可以挽救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生命。

    1966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席卷到了每一个县城和乡村。时任资中骝马中学校长的刘桂香老师也没有幸免于难。她被那些让文化革命火焰烘烤起来的不懂事的娃娃剃了阴阳头，腰也被打断（骨折）了。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折磨，刘老师被一些学生藏到一个红卫兵找不到的地方，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也就在这时原56（3）班的学生——一个她曾经给予无微不至关怀的孩子，从外地赶回资中，冒着被红卫兵抓去的危险，找到了刘老师住的地方，去安慰和陪伴她。

    当年在刘老师精心抚育下成长的学生如今也都成了年过花甲的老头老太太了，但这些“老学生”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五十年前的班主任妈妈。刘老师永远是我们的可敬可爱的母亲。刘老师现在身体很不好，她的学生们更是时常惦记着她，时不时就会给她打电话。有的同学还从外地专门去看望她，给他一些经济资助。56（3）班的同学只要碰到一起或电话联系时，总是师恩难忘，无一不谈及当年的刘老师，谈起对这位班主任妈妈的深切怀念之情，这是班上同学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

老师留下的“无价宝”

    当年56（3）班的学生现在大多已退休，但他们都曾是战斗在祖国各地各行业的工程师、技术员、教授、医生、优秀工人农民或管理干部。他们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的学生还参军甚至为国捐躯了。无论干什么工作，他们都是那样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力。当他们退休后回首往事时，无不想到刘桂香老师在他们的人生观的形成中，在他们一生的工作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对工作的极端热诚、她对每个学生发自内心的母爱，她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的精神，对我们的成长产生过很大影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为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
    曾在上海一所中学当教师的原56（3）班的廖晓珂同学回忆道：每当我面对我的学生时，我就告诫自己一定要像当年刘老师爱我们一样来爱我的学生。在清华大学作教授的尚仁成同学，近年来主持了一个教学改革项目——在清华大学建立和发展培养优秀拔尖人才的“基础科学班”，工作很有成效，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清华大学很多人都说尚仁成呵护“基础科学班”比对待他自己的孩子还精心。尚仁成却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刘桂香老师传给我的。在首都机场工作的黄达基很长时期负责安排元首班机，这是一项一丝差错都不能允许的工作。每次他接到任务后总是精神高度紧张，但他总是那么尽心尽力的工作，多少年如一日，从未出过一丝纰漏。他也认为：“这和刘老师对我们的培养密不可分”。

    刘桂香老师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普通的班主任。她做的事情看起来也很平凡。但正是这种平凡孕育着伟大的精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开创了我们伟大的事业。

          根据原资中四中初56（3）班同学回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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